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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先锋派”
□李德南

王威廉，祖籍陕西户县，1982年生于青海省海晏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获救者》，中篇小说《非法入
住》《合法生活》《无法无天》《内脸》《没有指纹的人》《第二人》等，短篇小说《倒立生活》《辞职》《信男》等。

读完《古斯特城堡》再读《镜子与
刀》，感觉徐则臣是站在高处俯视着小
说中的人物，也俯视你、我、他。或者
说，他在用第四只眼睛打量着世界、打
量着他者的生活，冷静而又悲悯。徐则
臣曾在谈及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
张扬的谋杀案》时把“孤独”作为关健
词，在徐则臣自己的小说中，“孤独”似
乎也无所不在。《古斯特城堡》里的房
东，邻居缅甸一家人中的男孩、女孩、母
亲，包括叙述者“我”，无一不是活在自
己的孤独中。

《镜子与刀》里的穆鱼和九果的孤
独感更明显，这是两个还没进入青春期
的男孩，或许是前世的友谊使他们今生

再次相遇，两个孤独的少年只能用镜子
和刀反射的光束进行交流。虽然孤独，
但却又如此丰富，反衬出那些苦巴巴地
学习钢琴、素描、舞蹈、作文的孩子如此
粗粝、狂暴。穆鱼表阴，九果表阳，一阴
一阳，将成人的隐密和盘托出，同时将
自己带入更加孤独的人生。九果最后
血刃父亲，他从此以后任何时候回忆起
这件事，都会加深他的孤独。失声好几

个月的穆鱼在最后喊出九果的名字，但
九果已经走了，穆鱼也许再也见不到他
了，他在未来想念这段特别的友情，想
念少年九果，孤独感同样会加深。

徐则臣的写作像电子编程一样准
确，没有误差，这让人惊叹。他滤掉了
烟火味，将人的孤独感呈现得更加惊心
动魄。这样的写作在中国比较少见，不
知道有没有物以稀为贵的效果？作者

当然不会为了这样的效果去写作，但是
作为学者型作家，这方面自然占有先
机。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徐则臣不
但写得多，也读得多，他读了好多别人
读过的书，还读了好多别人没读过的
书——这让他最终具有了第四只眼
睛。第四只眼睛不但增强了他对生活
提纯的能力，也增加了小说的力道。加
上相当于天分的第三只眼睛，他的小说
在自信中充满了一种善察的灵性。

在我20多年的阅读中，很多小说因
过于自然而显得松弛，也有的因为过于
严谨而显得干硬。徐则臣的小说既自
然又严谨，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这种
高贵无疑提升了小说的品位和价值。

第四只眼睛
□冉正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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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16）

我时时感到，一个年过而立的人，在
这个时代还要把写作放置在生命价值的
核心位置上，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写
作的欢乐已经淡薄，焦虑却在骤增。茫
然四顾，仿佛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骤然间抛在了这个残酷的战场上。是
的，残酷。因为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如同
鲁迅先生笔下的“无物之阵”。

在“无物之阵”中谈论自己的创作，
我深感艰难，因为在回望之际是一片纷
繁的森林。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上大
学时对小说的大量阅读，那几乎到了恐
怖的程度。读诗是非常节省时间的，目
光短暂地停留在几行字上，心灵便做出
了体验。读小说就不是了，小说是时间
的艺术，它蕴含的一切元素都得在时间
中缓慢展开，你无法像读理论、散文那
样跳读，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从头读
到尾，才能领略到它的妙处。因此，读
小说曾经占据了我最大份额的阅读时
间。在图书馆读、在教室读、在楼梯口
读、在宿舍读、在火车上读，读得多
了，就不仅沉迷在小说的世界里，还能
对文本的艺术性做出准确地判断。但
是，因为人生经验的局限，我迟迟没有
动笔写小说。

我写小说始于毕业后的那段漂泊岁月。我住的是条件
不咋样的筒子楼，难免会遇见恶邻。这种事情看似简单，但
它已经把象牙塔之外的鱼龙混杂倾泻到了你的头上。面对
这些的时候，人一定很虚弱。因此，我相信恶的力量。我写
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非法入住》，半年后，在我忘记这件
事情的时候，编辑给我打来电话：“那小说写得不错，我们打
算发。”我当时还在睡觉，迷糊中觉得亲爱的上帝你终于想
起我了。

从《非法入住》开始，我接连写下了《合法生活》《无法无
天》两个中篇小说，戏称为“法三部曲”。随着写作的深入，
我逐渐意识到，恶是需要作家用精神力量去穿透的东西，而
不是深陷其中、甚至迷恋其中的东西。写恶比写善更有深
度，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对善的抵达是需要恶的难度的，
没有这种难度的善是单薄的、廉价的，所以那种深度并非来
自恶本身的价值，而依然在于善的发现。一个作家写作的
时候，心中要永远怀着悲悯之情。这是写作的基本道德和
根本立场。

有了这样的想法，即使写作不会取得太大的成就，却也
不会误入歧途了。接下来，我写出了长篇小说《获救者》以
及中短篇小说《内脸》《第二人》《没有指纹的人》《倒立生活》
等，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如果写作只是为了能
发表、能出版，而不能有所创造，不能对自己的生命经验进
行升华，我会觉得痛苦。因为在这个时代，将写作作为谋生
手段不但风险重重，而且非常低效。我们写作，应该为了创
造。但创造是最艰难的。诗人策兰说：“艺术就是要进入你
深层的困境，让你彻底自由。”我在很多个场合都援引过这
句话，我现在再次引用，为的是警醒自己。困境，是我们的
现实和处境；自由，不但是艺术的目标，更是生命的终极追
求。永远不能忘记这两点。

但，问题紧接着又来了：该如何深入？又如何自由？在
我看来，这触及到了小说的核心技艺。小说的力量在于真
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虚构并不是谎言，虚构是条
件的设定、睿智的发现，虚构是经由想象力对世界的重
构：一些原本隐匿在角落的事物走向了前台，并且颠覆了
我们以往对世界的认识。这是写小说最难的地方。就像我
写作经年，依然感到虚构的难度如同科学家殚精竭虑试图
用公式证明自然的规律。那种无所凭依的苦恼是每一个有
抱负的小说家都能体会到的。我们为了虚构的真实，在自
己的生命经验中努力寻找着一个稳妥的支点；我们不惜把
自己变形，甚至变成一只不会说话的甲虫。但无论如何变
化，我们所要做的其实不是要让笔下的人物远离我们，而是
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人物更加切近
我们的内心与存在。只有那样，我们的写作才会缓解孤独，
得到滋润和慰藉。我想，这就是我们超越困境，经由写作获
得的自由。

这一年多以来，连续读了不少“80 后”作
家的作品，感受是复杂的。我既反感一些批
评家对“80后”文学进行同质化的处理，把它
看作是铁板一块，又为同代人写作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感到担心。不少年轻作家有着一流
的文字感觉，在叙事上也训练有素。可惜他
们大多在走一种“小清新”的写作路线，耽溺
于个人的一得一失，缺乏宽广的精神视野。
他们所表达的经验，自然是细腻的、切身的，
却无法与生活中那些尖锐而复杂的现实发生
关联，也无以激发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我想这种写作的意义，终归是有限的。

也正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我越来越重视
王威廉的作品。他本身具备相当的哲学素养
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一直试图在现代性
的层面上进行激进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形式
实验，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

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王威廉的小说大多有共同的主题：观照
现代人深渊般的境遇，着力展现他们在绝境
中的困惑与抗争。《非法入住》以不无荒诞的
手法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小说里所写
的大多是“下层人”，只能在小得可怜的空间
里暂时存活。为了赢得一个栖息之地，他们
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霸占别人的生活空
间。《内脸》则在权力与身份、自我与他者的关
系上用力。小说中的“你”在工作的过程中越
过了与女上司应有的界限，进入了人生的幽
暗之地。权力和身体的交织、控制与反控制
的交替，肉身层面的存在与精神层面的虚
无，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再也无法截然分
开。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小说里得到了极
大的展示。

《没有指纹的人》也是一篇既有思想深
度，又有艺术水准的作品。它的着眼点在于
当下，意在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技术化的时
代进行批判与反思。小说中的“我”从小就没
有指纹。他的父母曾经认为，指纹并没有什
么用，没有指纹“不痛不痒，又不是少胳膊断
腿了，连个感冒咳嗽都算不上”。不幸的是，
科技发达的社会却把指纹看作是人的一个主
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制造了许多新玩意儿：
单位执行考勤制度要用最新款的指纹识别打
卡机，汽车可以安装方便快捷而又保险的指
纹锁，银行有指纹刷卡机，连钱包也有用指纹
才能打开……当指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时，

“我”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甚至认
为，没有指纹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隐身人，根
本是不存在的。在小说的结尾，“我”所能想
到的出路是：剁掉自己没有指纹的双手，然后
去医院移植一对死人的手。这样的书写有些
极端，却也真实地呈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

《听盐生长的声音》则涉及工作对个体生
命的消极影响等问题。这篇小说里的叙述者

“我”和他的同学小汀分别在盐场和煤矿工
作。“我”初来盐场之时觉得难以适应，只好借
写歌词来度日，后来还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

幸：太太流产、和同事老赵一起借醉消愁，老
赵又跌落盐湖，意外死亡……于是，“我”开始
拒绝酒精，对置身其间的盐湖也开始有深深
的恐惧。耐人寻味的是，在经历了漫长而痛
苦的自我说服后，“我”和小汀对待盐场和煤
矿的态度，最终都经历了一个从极其厌恶到
开始接受、慢慢喜欢到极度迷恋的转变。

王威廉的以上小说大多有很强的先锋性
和实验性。他的短篇小说《秀琴》《大姨》等却
一改激进的面貌，有意回归中国文学现实主
义的写作传统，向鲁迅及其所代表的乡土小
说致敬。

《秀琴》和鲁迅的《祝福》有着相似的叙事
结构，从某种意义而言，秀琴和祥林嫂也同属
一个精神谱系。《秀琴》以极其简洁有力的笔
墨勾勒了一个乡村妇女的生命史，将个体的
生命史和乡土世界的变迁放在一起进行探究
与考察。秀琴和祥林嫂以及她们所处大环境
的同一与差异，恰恰说明了乡村世界的常与
变。她们都来自乡土世界——那个既藏污纳
垢又充满勃勃生机的地方。她们品性善良，
却不断地遭遇不幸，陷入深渊般的绝境。在
祥林嫂生活的年代，乡村世界虽然也受到外
界的冲击，却仍能自成一体。将祥林嫂逼入
死路的，是封建迷信、苛严的礼法、看客的冷
漠。这其中蕴含着鲁迅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
判，这种以“国民性”为着眼点的批判，实际上
也隐藏着当时对现代性的一种向往。而对于
秀琴来说，时代早已不同了，现代性已经交织
在中国大地上，她的悲剧命运却与祥林嫂殊
途同归。秀琴的不幸既与宿命般的偶然性相
连，也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有关。在秀琴
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乡村无法躲开城
市的影响，必须依附于城市，成了“文明”的

“他者”，成了某种“社会进化论”的末端。为
了过上好日子，秀琴和她的丈夫宝魁选择了
入城打工——在宝魁看来，这是他们和他们
的后代过上幸福生活的必经阶段、必然选
择。可他们的经历证明，这是一场充满风险
的悲伤旅程，秀琴最终只能独自作为被侮辱
与被损害的失败者重新回到乡村。她的光彩
与明亮在于，她的胜利就像《老人与海》里的
老人一般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她的生命职责
成了替死去的苦难者活着，成了守护苦难的
一种隐喻。

多样的叙事实践

在王威廉那里，小说俨然成了思想历险
的方式，而事实上，他的小说在形式和技艺层
面也有非常多样化的尝试。

《辞职》和《听盐生长的声音》的主题都涉
及工作对个体生命的消极影响这一问题，不
过，这两篇小说却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辞
职》的主题是在相亲以及“我”和鹳的交往中
绽露的。《听盐生长的声音》里的人物有着更
为开阔的生存背景，因此小说也表现出一种
新的美学形式。小说里的很多事物和人物都
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和对应：盐场是一个“过

分光明的世界”，煤矿则是一个“过分黑暗
的世界”，它们都是生存的绝境。“我”和小
汀来自两个世界。他们的相遇，其实也是两
个世界的相遇。“我”和金静都近距离地见
识过死亡，为罪与悔、信与疑所困扰。所有
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种绝境叙事。生存背
景和人物角色的选择都是极有意味的。这使
得小说本身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意
味着一种形式和秩序的建立，一个审美世界
的形成。

在一篇小说中建立“明与暗”、“生与死”
等二元式的框架很容易让小说的思想意向变
得单一，这是现代小说的大忌。好在王威廉
对此有警惕，他的小说虽然在这种二元对峙
中展开，但他的笔墨却更多地落在那些暧昧
地带上。他注重书写人物心理的幽微转折，
为了充分揭示人与事的复杂，甚至会在同一
部小说中进行主题的并置。《无法无天》有意
揭示单位内部的“潜规则”，同时也写人性内
部复杂的一面。若只写官场或单位内部的黑
暗，小说的力度会大打折扣。把两个主题并
置在一起，小说自然就有了不一样的深度和
张力。

对隐喻的重视也是王威廉小说的一大特
点。《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的“我”是一位“对日
常生活有些障碍”的“思想型人物”。他在一
家出版社上班，因和新领导同名同姓而让领
导觉得很不高兴，借故把他调到仓库工作，
让他“和老人、老鼠以及灰尘待在一起”。
此后，他经常顺手牵羊地把仓库里的一些积
压书带回家，过着宅男式的生活。直到有一
天和隔壁的女孩颜如水认识了，这种单调而
平静的生活才被打破。每次和女孩做完爱，
她都会从书架上带走一本书作为纪念。这种
关系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女孩终于还是离他
而去，他的生活开始变得焦灼。有一天，他家
里的旧空调烧掉了，墙上留下一个洞口。自
此，他和世界的更多关联则主要通过这个洞
口来完成。

“我的世界连通器”，既可以说是书，也可
以说是这一洞口。这中间的隐喻也是极有意
味的。昆德拉曾经说过，他个人并不看重作
为修辞方式的隐喻，而更看重小说的思维功
能。也就是说，隐喻可以成为“一种在突然
的启示下把握事物、处境和人物不可把握的
本质的手段”。王威廉对隐喻的运用，显然
也与此暗合。和逻辑、推理相比，隐喻作为
一种认知方式，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特点。对于小说而言，借助隐喻来把握人物
及其处境显然是明智之举：隐喻可以给出意
义指向，这指向却又非完全确定的。这可以
为小说保留一个相对性的空间，让小说有所
建立，同时又保持开放的形态，成为思与诗
的聚合体。

可读性与深刻性并重

王威廉的小说，虽然一贯强调思想探索，
却也不曾忽略可读性。他的小说有严肃的思

想探索，又经常会借鉴很多通俗小说的写法，
努力让小说的乐趣和复杂性并行不悖。

这种小说精神，其实也是西方很多现代、
后现代小说家孜孜以求的。博尔赫斯、艾柯
都有过类似的写作实践。艾柯的《玫瑰之名》
既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又对很多深
奥的哲学、文化问题进行探讨。在王威廉的
写作中，类似的叙事实践也不少：《市场街的
鳄鱼肉》借用了科幻小说的框架，《无法无天》
让人想起官场小说，《第二人》的写法对侦探
小说多有借鉴，《获救者》则以冒险小说作为
外壳。

就情节而言，长篇小说《获救者》主要写
“你”、眉女、胖子这3个年轻人在一个炎热的
下午误入地下世界塔哈，由此而开始了一场
历险。与其说这是一场行为的历险，毋宁说
这是一场思想的历险。这些思想本身，成为
小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成了小说的主
人。因此，《获救者》所真正在意的不是冒险
的故事，而是试图将冒险世界引入小说，通过
引人入胜的情节，使得读者相对轻松地面对
各种思想上的难题。

王威廉还特别偏爱使用第二人称。《获救
者》《非 法 入 住》《内 脸》等 作 品 都 是 借 用

“你”来展开叙事。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来
讲，第二人称叙事要求读者有一种“代入
感”，要求读者自觉地、主动地进入虚拟的
文学世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是，每
个读者都有其独特性，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又
总是与个人的具体存在处境有关。每个人都
可能从他们的经验出发来提出质疑：凭什么
你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或者认为这就是我
的想法？凭什么你认为世界就是这样而不是
以其他形式存在？有时候一个句子、一个细
节、一次诅咒或颂扬，就足以瓦解一切，毁
掉全部。正是考虑到这种种难度，叙事作品
通常会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切入。在第
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基础上所签订的叙事契
约更容易让人接受：它们假定这是在讲一个

“别人”的故事，而不一定就是“你”的故
事。因此，在一部小说中用第二人称，实在
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但是，在读完 《内
脸》之后，我觉得，王威廉的处理还是成功
的。这可能既与他坚持用平等对话、“用一
颗心灵去理解另一颗心灵”的态度有关，也
是因为他把握到了现代生活中“主要的真
实”。比如他在 《内脸》 里写到的上司与下
属之间的那种权力关系，还有每个人在表面
的风光背后的那种无力感，都带有普遍性。
这可能也是人心里最隐秘、最不愿意公之于
众的部分。这种叙事方式的使用，也构成他
个人的叙事美学的一大特征。

在以往的创作说中，王威廉习惯以实写
虚，把思辨糅合在情节里。不管是在对个体
内心世界的突入，还是对现代生活结构的考
掘，王威廉都走得比许多同代作家要远得多，
个人的叙事美学也已见端倪。也正是这种执
著于思想探索和形式实践的热情，让我对他
的写作抱有更多的期待。

无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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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胜《谢兰香真能再去北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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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表达了一

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的思考以及
对精神层面和世道人心的担当。

这是一部跨文体写作的作品，通过
对10多个乡村自杀者的寻访，记录了他
们走向绝路的心理历程。作家的采访
记叙完整真切，过程一波三折，然而，故
事情节却又有相当文学性的描绘，对人
物、事件讲述得绘声绘色，形成了十分
强烈的文学效果，有着相当的思想和内
涵的冲击力。从叙述内容看，纪实是其
核心，真实是其灵魂，而文学的剪裁和
精心的组合，形成了富有张力的人生内
容和社会内涵。

更重要的是，《生死十日谈》 并不
是专门写死亡，写走向绝路的人们的
精神状态，也有对生的期待、对生者
的抚慰、对如何有尊严地活着的文学
表达。“十日谈”选取了世界文学中熟
悉的名字，不独是为了时间段的划
分，也是因为这个600多年前讲述爱与
生命的文学名著，对于在遥远的东方
国度里的当今人生也是一个颇有意义
的借鉴。何谓生与死，如何善待生
命，成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芸芸众生
者应当正视的。生死者，关乎社会人
生，精神心理疾患，成为障碍社会人
生的生命源动力；生命如何发展，生

活的风帆如何顺势而发，这些最为简
单的人生课题，却被更多的人们习焉
不察，也被社会所忽略。有良知的文
学，有良知的作家，不应当忽视这样
一个大题目。

一个偶然的机会，孙惠芬接触了自
杀者事件，于是，她与几位研究此专题
的学者、学生同行，以各种方式获取众
多的第一手资料，以文学的名义记录下
10 多位活生生的生命走向绝路的过程
以及他们身边的人们的反应。这些生
命的自戕自虐，令人扼腕——如因为

“一泡屎”而断送婆媳两个生命，“回乡
Ａ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开煤气自杀的
大学生耿小云，等等。她们多是女性，
生命灿如夏花，却走了极端，原因是多
方面的，有的因为情，有的因为穷，也有
的因为愚昧、软弱。作家写她们，是期
图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让他们的生命
即使消失，也得到应有的尊重，为那些

心理疾患者也为社会敲响警钟。
孙惠芬的理想是关注时下乡村中

最为底层的弱势者们，从他们非正常的
死亡中找到病象的根源，比如，穷
困、愚昧，比如偏执的个性、社会的
隔膜、旧有的习俗等等。同时，作者
更想表达对于他们个体生命应当有的
尊重和理解，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每
一个生命都应当有尊严地活下去。所
以，孙慧芬在作品中多次写道，即便是
发展了的乡村，人们认了宿命、信了天
命，但他们作为当事人应当有自己的尊
严。比如，51 岁的刘国胜的故事，尽显
人心的悲凉，却在无奈与无助中求洒
脱。较之男人们，那些乡村中的女性虽
历经生命的摧残，却也有坚毅的人生
向往。作家从众多的生命个体出发，
书写她们的人生境遇、心理境况，她
们“坚定，坚硬，虽偶尔从言语中流
露出内心深处的苦楚，灵魂中的纠

结，但你绝不要指望她们会向自己的
内心低头”。从而为那些女性的负重、
忍隐、坚强进行呼号。

孙惠芬是有悲悯情怀的作家，《生
死十日谈》 有着复杂的人文情感，一
方面，面对死亡的生命，寻访和研究
自杀者的行为动机，找寻社会的人文
病因；另一方面，让逝者的生命得到
应有的尊重，让这个社会对于任何一
个生命的消失，都应当有着宽容与理
解，同时，也厘清产生这些特殊现象
的社会原因。由于作家对于这块土地

（辽东乡村） 的熟悉，她在作品中，每
有对于乡村生活的描绘，则多与自己
的体验与感知相联系，对于当下变化
的和不变的乡村内容的认知，又与个
人的生活经历相关联。此外，对于人
生的活法、生存的状态、社会的办事
效率、职业者的特权意识等诸多社会
肌体中的不良现象，作者也常常做出
精致而理性的点评、阐述，从这个意
义上说，作为纪实的非虚构，有着担
当与真实、直截的品格，也是其文体
之长。

今天，许多的精神疾患者需要医
治，或许，文学的治疗可以让他们的生
命得到慰藉、得到绽放——这也许就是

《生死十日谈》的意义。

敬畏生命 春暖花开
——我读《生死十日谈》 □王必胜

■短 评

发源于日本，随后传至港台及在大陆的卡拉OK（升级
后被称为KTV）是供大众狂欢的娱乐方式，特点是空间封
闭、狭小、私密，色调灰暗、暧昧，不论夜莺嗓子还是公鸡嗓
子的人都可以在此宣泄自己在日常机械生活中的沉重压
力。上世纪末以来,一些KTV日渐拓展出弗洛伊德所说的
力比多欲望的释放功能。因此，KTV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肉
欲的交易区、空虚精神的满足地。似乎一旦涉足KTV，便
要承受道德的评判，甚至担当法律的风险。可是，人们又
常常经不住它的诱惑移身其内，于是出现了出轨、偷情、卖
淫、嫖娼、贩毒、吸毒、骗财，甚至凶杀等事件。

俞胜的短篇小说《谢兰香真能再去北京吗？》的主人公
赵有财和谢兰香两口子最终都进了KTV，只不过前者在北
京，后者在南方的某个地方。谢兰香知道赵有财去了
KTV，赵有财却不知道谢兰香去了KTV。谢兰香决定去北
京拯救丈夫，但是在KTV却被同学魏朝阳猥亵了，最终，小
说以“谢兰香真能再去北京吗？”的疑问收束全篇。这不能
不使人思考，如果谢兰香是贞洁的，那么，她去北京理直气
壮；但是，谢兰香却身负罪责（尽管她是被迫的），连她自己
都内疚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去北京拯救丈夫吗？

赵有财也许只是去KTV唱歌而已，但是，当人物被放
置在物欲横流、情欲泛滥的时代氛围中时，我们便不得不对赵有财的KTV
之乐进行伦理或道德上的质疑。这实际牵扯到小说所要反映的当代打工
一族的性苦闷及他们的子女上学的问题，尤其是后者，假如赵有财和谢兰
香的儿子赵艺不被北京户口限制而能继续在北京上初中、上高中、考大学，
那么，谢兰香就不会把儿子从北京转回老家上学，她自己也可以在北京相
夫教子，后边的事情便不会发生。但是，户口问题导致赵有财和谢兰香分
居两地，导致儿子退居乡村读书，导致谢兰香跟着心怀叵测的魏朝阳去
KTV，导致赵有财可能的出轨……

在现实生活中，像赵艺这样自小跟随父母在大城市生活、读书，此后又
被迫退居乡村上学的打工者子女还有很多，他们一下子中断了多年的都市
生活，猛然放弃了城市的优质教学资源，回到乡村学校之后，心理上产生了
严重的失落感，一些人从此自暴自弃、沉迷网络、打架斗殴、偷盗抢劫……
谢兰香离京回乡就是为了拯救屡生事端的儿子，但是，她的目的似乎并未
达到，反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有污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谢兰香的肩膀上
便承载了三项重任：拯救丈夫、儿子及她自己，但对后两者，她似乎越来越
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谢兰香拯救丈夫的可能性就显得弱小无望。那
么，这个拯救该由谁来承担？谢兰香能放弃这个自己已不能胜任的重任吗？

小说叙事自然，语言流畅，结构布局衔接严密，简短的篇幅中包含着令
人头痛不已的社会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